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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多重标签的普通人
白桦所居住的小区建于这个世纪初期，虽然有些老旧，但在通州算起来并不

算偏僻。然而当记者来到他单元门前，看到几株长势颓乱的灌木时，是绝对想不

到在这栋楼里，经常出入一些打着特殊标签的人——艾滋病患者。他们可能是

前来进行血液检测的，可能是来咨询政策法规的，也可能是来接受心理辅导的，

还有些时候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聊天……而所有这些，都是冲着同是艾滋

病患者的白桦和他的志愿者联盟——“白桦林”而来的。

他曾是外企的高管，是通州某知名社交论坛的意见领袖，如今的白桦，是数

万人眼中自我救赎的榜样，是艾滋病志愿者联盟的“领头羊”，是在艾滋病帮扶道

路上越走越扎实的志愿者标兵…更是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乐观、向上；喜欢旅游、摄

影、谈恋爱。

而在同性恋和艾滋病面前，白桦所表现出来的坦荡，也向我们印证着这

一点。

年少时的白桦，也曾在感情的世界里不断尝试和探索，直到上个世纪末，

中国的互联网有了雏形，慢慢将天南海北的同志们隐秘地相连，白桦自然也

在其中。

从绝望到重生的涅槃之路
原本只是穿梭于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边缘世界里，并不打紧。岂料命运如

此捉弄。

“腹泻、精神恍惚、发高烧到40℃，一切症状都指向了艾滋病。”白桦一下一

下拨弄着手上的戒指，有些激动地回忆着，“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精神恍

惚，内心无比恐惧。手抖得都没办法关掉电视，甚至连上厕所的能力都丧失了。

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……”他用手机给最好的朋友写短信：“我是同性恋，

我感染了艾滋病，我要死了。”或许是上天的捉弄，这条短信被他群发给了手机里

所有的联系人。发完短信之后，白桦放火点燃了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割腕自杀。

因浓烟赶到的警察挽救了白桦的生命，他被送往佑安医院救治，后被证实感

染了艾滋病毒并已经进入发病阶段。已近崩溃的白桦终于绝望了，“我不想让任

何人记住我。”白桦说，那是他积郁已久的一次集中爆发，面具终于摔碎了。

彻底将他从渊底救起的，是被白桦尊敬地称为“白老师”的艾滋病志愿者。

“他穿得很光鲜亮丽，坐在我身边对我说：你知道吗，艾滋病现在不是绝症，而且

如果你好好接受抗病毒治疗，你的寿命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

生活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出国旅行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啊。”

原来之前最担心的事情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。

在了解了国家的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、“抗病毒治疗”等概念，以及医院方面也

会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后，白桦终于知道，只要长期按时服用相关药物，病情就

能得到控制，工作、生活便能恢复正常。

一切都在逐渐好转。

从救赎自我到帮助他人
重生之后的白桦开始想，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。住院期间，他得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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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知道微信好友的上限是多少吗？”白桦小有

成就感地问，“五千人，我两个号全部满员，大部分

都是艾滋病患者。”130个线上群，覆盖国内外近4

万人，志愿者也从最初的屈指可数，发展到现在的

500人。你可能不曾想到，中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

者互助平台，竟和通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来自国际组织、国外专家及在通州的朋友、网友们的很多支持。慢慢

的，白桦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他这般幸运，国内很多感染者由于种

种局限，对于国家政策、药物知识、国际资讯等都知之甚少，而他正好

可以发挥自己的学历和语言优势。2011年，在贝利马丁基金会张忠

誉先生的鼓励下，白桦成立“马丁之友”QQ群为感染者同伴提供支

持服务，后更名为“白桦林全国联盟”。到目前为止，“白桦林全国联

盟”已经发展到了130个线上群，覆盖国内外近4万人，志愿者也从

最初的屈指可数，发展到现在的500人。成为全国最大的艾滋病感

染者支持群体。

如今，白桦全身心扑在志愿者帮扶上，为了能有更多的资金帮助

更多的人，他不停地申请国内外的各类项目基金。

白桦林全国联盟主要面向全国范围内的艾滋病人、受艾滋病影响

的家属及易感人群，开展干预、检测、关爱、治疗咨询建议、政策倡导及对大众

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等工作。

除了外展干预，也经常有患者们预约检测，“有时就在我家里，我们上午

一起包饺子，听音乐，下午会向他们做艾滋病干预和心理辅导等工作。”白桦指

着自己的屋子说，“我这里是集工作与聚会为一体的场所”。据他介绍，到家里

来的大多都是通州本地的患者，他们会把咨询和讲授的现场进行直播，让更

多的人了解相关的知识。

“你知道微信好友的上限是多少吗？”白桦小有成就感地问记者 :“五千

人，我两个号全部满员，大部分都是艾滋病患者。”据白桦说，这些年来，仅他

一人回复患者们的问题就将近十万条。

如今的白桦，对于过去的一切已经坦然接受。他曾经一直以为艾滋病离

自己很遥远，因为他一直坚持安全性行为。有一天，他在感染者聚会中看见

曾经的男友，他内心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“我没有怪他，因为他也是受害者，我

相信一切非他本意”。

患病帮他打开了另一扇门
在这些年的救助过程中，白桦见到过太多的故事，其中不乏有些令人唏

嘘和遗憾的。

就在前不久，白桦林刚为家住通州农村的一位感染艾滋病的女士发起了

捐款。

她的丈夫本是一名同性恋，得知自己感染后并没有听从白桦的建议告诉

爱人和家人，一直持着犹豫态度和侥幸心理。因为是倒插门女婿，女方家在

农村，经济条件并不好，所以担心一旦告知，自己的家庭就会破裂，自己也有可

能被丈母娘赶走。

当然，侥幸往往都是不存在的。仅仅2年之后，他的爱人被查出了患有艾

滋病，而且情况比较严重，“虽然发起捐款，但这种情况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

的。”白桦遗憾地说。

而另一个悲剧，发生在通州某中学一个18岁男孩身上。

母亲是知道儿子的性取向的，但是由于没有很好的规劝和引导。原本准

备出国的儿子染上性病，治疗痛苦而昂贵，且反复发作。后来男孩放弃了留

学，性病终于治愈，最幸运的是多次艾滋检测显示阴性。

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皮肤科郑主任处了解到，将

近一半的艾滋病患者最初都是通过其他途径检查出来的，患病初期，几

乎每位患者都不知所措。从医院的层面只能给到一些病理上的帮助，

“但是他们更加需要心理上的疏导”，郑主任说，白桦是比较理想的人选，

“毕竟他自己也是从最初的患者走过来的，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同理心”。

所以郑主任跟白桦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一旦有患者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他就

会帮忙联系。

记者再问白桦，对于这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怎么看，白桦微微仰着头，

说：“挺感谢这个病的，帮我重新打开了一扇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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